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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明：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一级编剧。现为江苏省戏曲现代会研究
会副会长，盐城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代表作品：淮剧《鸡毛蒜皮》获文化部第六
届文华剧作奖、中宣部第五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十品村官》获第十六
届中国曹禺文学奖·剧本奖。《半车老师》获第 13 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入
选 2015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黄梅戏《遍地月光》入选 2016 年度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项目，《送你过江》入选 2016 年文化部戏曲剧本孵化计划一类作品，
2017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楚剧《大哥大嫂》入选文化部 2017 年度重点
扶持剧本，2018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另有：淮剧《菜籽花开》、锡剧《烟
村三月》、扬剧《丹凤湖畔》、滑稽戏《雁过留声》、柳琴戏《矿湖情缘》等。发表小
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100 多万字。著有中篇小说集《雾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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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月光》获奖档案

2015年江苏省戏剧文学奖榜首

2015年盐城市政府文艺奖一等奖

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2017年盐都区政府文艺奖二等奖

江苏省某剧团，一位相当不错的演
员约我为她写个戏。曾经对这位在舞
台上大放异彩的演员有过关注，但真正
想要为她写戏，实在要动一番脑筋的。

先说这个剧名吧，也许是因为写小
说改行写戏的缘故，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对俄国作家蒲宁的喜欢已到了“痴
迷”的状态。逛书店，只要见到蒲宁的
各种译本，我都毫不犹豫地买了。实
在是喜欢蒲宁作品中散发出来的那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印象中，当
时国内文学界对蒲宁的追捧掀起一股

没有鉴别的狂热，一些后来很著名的
作家，在早期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
蒲宁的腔调，甚至滑落到抄袭的底线
边缘。再后来，就有了某个著名作家
抄袭蒲宁的文学事件。那篇发表在某
年《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基本照
搬蒲宁的《彻夜不灭的霞光》。只是作
者将小说的题目改得相当有诗意，叫
作《遍地月光》。说实话，当时我对所
谓抄袭事件的起哄声讨与口诛笔伐有
些漠然，却莫名其妙地喜欢起这个题
目，至今一直刻在心里。

蒲宁在短短的四千多字的小说里，
最让人动心的是：少女娜塔丽娅在通宵
不灭的霞光里，对即将要出现在自己面
前，而要托付终身的男人，萌生出浪漫
无际的女性遐想与青春冲动，而到天亮
时分却淡然拒绝这桩婚事的场面。此
刻，一夜霞光渐渐褪隐，娜塔丽亚迎着
黎明潮湿的乡村气息，要去挑起全家的
生活负重，面对漫长的人生之旅，一个
走向成熟的女性背影淡淡地向远方出
发，迈开了优雅的步履……

蒲宁的《彻夜不灭的霞光》，似乎与
我现在这个剧本没有任何关系。

但我是从这个小说中，确定了这个
戏的品质定位。蒲宁的“味道”是长在
我血脉中的“真文学”的种子。那一天，
我的剧本中把这个“味道”传递一脉优
雅的戏剧气息，这是我一直想要的戏曲
现代戏剧本中应该有的艺术特质。因
此，在剧本的故事还没形成，人物的形
态尚未清晰的提纲写作过程中，就在心
里确定了剧名《遍地月光》。我想，如果
能顺利搬上舞台，也算是夙愿以偿。无
论他人认同与否，甚至根本没人理解你
的意图，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成一
次自言自语的悄悄实践。

林月芳这个人物的形成，我是顺应约稿
演员的年龄、气质、舞台表演优长而确定的。
但这个人物，在我的生活库里是有原型的。
当年，我在农村插队时，认识一个本村姑娘。
她出生在一个略有文化、生活还算富裕的人
家。中学时代以小村状元考入乡镇高中，后
来，家中突遭变故，父亡母嫁，哥嫂无力负担
她在高中的读书费用，就劝她中断学业回村
嫁人。但她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先后三次参
加高考而落榜，依然不屈不挠，走南闯北在外
打工，就是不肯再回到小村，过着日复一日的

“乡村妇女”生活。后来，我回城了，当兵了。
多年后，再相遇时，她已经是一个小有成就的
乡村企业家。但满脸的沧桑掩盖不了她曾经
遭遇的苦难与辛酸。如果以这个姑娘的命运
沉浮来写戏，是能写一出惊心动魄甚至血泪

滂沱的乡村女性奋斗的戏来的。但，这不是
我想要的那种“味道”。

于是，我笔下的林月芳出现在观众视野
里的时候，曾经的命运遭际、不屈抗争都推
到背景上去了。她以优雅的姿态，面对突然
落难的富家子弟龙翔，最终又以优雅的心态
拒绝了江名流的爱情。不幸的是，这个戏却
被“充其量写了一个好人好事”定性，无疾而
终。不知从什么时候兴起的评判规则，现代
戏如果只是写了一个好人好事，是没有思想
力量的。这个剧本等于判了极刑，至少也是
个无期。现在回头检视当初，由于在写作过
程中，过多为约稿演员的量身定做，以致戏
存在着写得不够圆润、铺陈收放不够自如等
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剧本的品相。当剧本的
出路走到尽头的时候，反而使我无所顾忌地
放开手脚，把自己想要的那种“味道”彻底放
大，让遍地月光弥漫出一种恒定的气息，成
了我坚定而固执的努力方向。

龙翔的突然遭际，是林月芳昨天
历史的重现，这就是她收留孩子的理
由。善良的心境，是林月芳的人生常
态。这种常态恰如月光般宁静而又
淡泊。写一个好人好事的剧本，绝不
是丢人的事情。问题是要让好人好
事延伸出优雅的气息来，就能产生出
月光般的美感。美的力量是能超越
所谓的思想力量的。更让我固执到
底的依据是，好人好事，能使人认识
到人生的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而
活。林月芳作为一个单身女人，还要
带着上高中的女儿，以腌菜谋生，突
然要收留这么一个落难公子哥，村里
人的无端猜忌，龙姓家族的诬陷攻
讦，小龙翔的误解逆反等等；生活不
易，救赎更难，一个人要拉他人出沼
泽 ，自 己 却 陷 在 泥 淖 里 ，谁 救 赎 谁
呀？最终，剧本的点是打在，林月芳
这个好人，所做好事的过程，是和孩
子们共同成长的过程。至少在这一
点上，剧本是完成了这个任务。

关于好人好事的思考，我突然想
起了列夫·托尔斯泰。

屠格涅夫在临终前给托尔斯泰写
去一封信，诚恳希望他回到文学，不
要辜负自己在文学方面独一无二的
才华。而这个时候，托尔斯泰正每天
穿着农夫的长褂行走在底层，为普通

民众写了《民众教育论》，为儿童写了
《启蒙读本》《与儿童谈道德》，为农民
写了《荒年补救方法》等读本。事实
上，这个伟大的作家，是以好人做好
事的方法，完成了他最终的生命书
写。在一些理论家的目光里，托尔斯
泰是不是浅薄了些呢？或者说伟人
做好事与小人物做好事，应该有所区
分。理由是：伟人做好事，是深刻的、
有思想力量的。凡人做好事，是肤浅
的，缺乏思想力量的？我以为，还是
多替生活中的小人物想想吧。当我
们的社会，人们追求荣誉、钱财、显赫
的地位和个人乃至家庭幸福，并把这
一切看成是生活目标、生存常态时，
林月芳这样的群体，往往成了人们视
野中的盲区，或者不屑一顾。对于作
家们来说，是不是情感偏移了？但
愿，我这样的诘问不是多余的……

所幸的是，这个剧本在一个偶然
的机会下，被一位年轻有为的评论家
读到了。他与我素不相识，但非常客
观地对剧本充分肯定。他认为，这个
剧本看似老套，但读后愈感味道绵长，
看得出作者很固执，一定要将自己的
意图坚定不移地表达充分。并说，“看
起来老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着边
际的玩弄观念、技术……”再后来，就
有了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合作。

与蒋建国院长沟通过程中，我毫
不忌讳地说了自己的担心，这个戏曾
经的遭际。他说，认定这个剧本，是
看到了这是一出肯定受观众欢迎的
戏。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
合肥、上海的演出，还是走进安徽的
四所高校，都受到不同层次观众的热
捧。我在与蒋院长的私信中，压抑不
住自己的满足感，说：“观众喜欢，比
什么都重要。”

想起那个寒风凛冽的夜晚，《遍
地月光》在北京长安大剧院演出时的
情景，场内的热烈氛围使我忘却季
节，倍感春意盎然。散场时，许多黄
梅戏戏迷纷纷涌到台口，鲜花、掌声、
欢呼声让人感动。我在人群中，听到

一个戏迷在悄悄议论，说：“吴亚玲演
的林月芳，确实有大家闺秀的气质。”

我突然一激灵，这不就是剧本中
追求的“优雅”吗……

注：此文发表于2018年3月31日《光
明日报》05版头条


